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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自柳青、杜鹏程、王汶实、李若冰、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等的代
际创作，不仅使陕西文学本有的醇厚品质和主流文学风范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格局，同时，更

因其陕派文学“八大家”各有风格各命意的创作独得，制造着一个个波起潮涌的“文学现象”。相对而
言，作为陕派文学后“四家”之一的“高建群现象”在陕派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中却不免有些逊色。本着
这一思考，就“高建群现象”所涵盖的创作现状、文学实绩与影响、高建群陕派“八大家”的应有地位之命
意，予以抛砖引玉，提及学界关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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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进入陕西文学研究现状的整体考察后，就会

发现一些对研究对象的扎堆、蜂拥以及重复性不平

衡现象的存在，这些问题究其因当然是多面的。笔

者以为，无论其动因何为，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文学创

作及作家作品的研究，研究者的关注点应该更为全

面、系统和计划性与整体覆盖性，这样才不至于
“热”到极致被推向幻化，“冷”的却被遮蔽使其沉

寂，不利于区域文学整体性的推进。陕派作家研究

的此种现象当为现实存在。本文就此问题谈一些看

法。

一、陕派作家研究现状
20世纪以来的陕派文学，可谓大起高歌与时代

同步，其文学精神的一路引领为学界众家所看好。

陕派文学“八大家”之柳青、杜鹏程、王汶实、李若

冰、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之创作的高屋建瓴

的文学品质，时代领军的世纪史学地位，精神传后的

路径导向，也就自然而然的为社会各界所尊定。于

是便有了他们文学创作的经典性概述: 柳青的“长

安十四年”，杜鹏程的“筑路工地”，王汶实的“渭北

村舍”，李若冰的“大漠情结”，路遥的“城乡地带”，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陈忠实的“关中叙事”，高建

群的“浪漫骑士”等等个性化的文学入场视域的描

述。期间，尤为提及的是陕派文学后代的“路遥现

象”“贾平凹现象”“陈忠实现象”论域之旨的普遍性

论及。要知道，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被提升至“现

象”的层面，就意味着一种被解读为经典性、经验

性、思潮性的较高文学品质的综合性创作认知，就会

被指为文学创作特有的技术性、独创性、引领性的方

法论的创新路径的指导性认知。当然，这些作家文

学经典化的被概说，拟或文学现象的被界定，都是基

于其各自创作实绩、文学成就、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

的天成，无可厚非。

然而，令人思考的是，在陕派文学后代路遥、贾

平凹、陈忠实、高建群“四大家”中，“高建群文学现

象”的研究相对滞后，较之于路遥、贾平凹、陈忠实

的文学现象的研究，其氛围之热之火，其传播之潮之

闹，其成果之丰之博，其文化推介之广之海等的程度

要逊色得多。经检索，对高建群文学创作的研究，其

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及研究著作的涉及并不是很

多。其因何在呢?

2019年 09月
第 29卷 第 5期

榆 林 学 院 学 报
JOUＲNAL OF YULIN UNIVEＲSITY

Sept． 2019
Vol．29 No．5



我们试图分析一下“路遥现象”“贾平凹现象”

“陈忠实现象”三大家的创作研究。从文学现象研

究所产生的学缘、地缘来路看，除因茅盾文学奖获奖

之天时所形成的全国性研究氛围浓厚追涨的指归

外，其作家各自成长经历之学缘、地缘、人缘的因素

是很重要的考虑。如路遥研究，路遥是从陕北苦难

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且又经延安大学学习

培养，成为走向全国的知名作家。路遥的笔下，更是

钟情地描写了生他养他的黄土地父老乡亲的悲歌与

壮歌，至今仍然激励着陕北一代代青年的前行之路。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路遥或者说路遥研究就有着作

家成长经历所给予的学缘、地缘和人缘的得天独厚，

也就有了延安大学、榆林学院身先介入，予以深情关

照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研究之便。所以，以延安大

学、榆林学院为依托，以“路遥纪念馆”( 延安大学) 、

“路遥研究所”( 延安大学) 、“路遥与知青文学研究

中心”( 延安大学) 、“柳青路遥研究院”( 榆林学院)

等机构为平台，聚集了陕北众多研究人员，大有成就

“路遥学”的学术气派和气概，出版了《路遥评传》

( 梁向阳) 《黄土地的儿子———路遥小说创作论》( 贺

智利) 《路遥研究资料汇编》( 马一夫、厚夫) 等多项

成果。那么贾平凹研究和“贾平凹现象”的缘起，则

更多了些综合性因素，即“茅奖”的天机，陕西文化
“名片”的影响力，多产作家文学生命持久的感召

力，以及学缘、地缘的因素( 省城商洛本土文化学系

同道们的热情推力) ，使得“贾平凹现象”的研究逐

浪渐起。于是，就构成了以商洛学院为代表的贾平

凹本地作家地缘性的研究热情，以西北大学为代表

的学缘性的研究，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贾平凹名人

效应办学性的研究，以宝鸡文理学院贾平凹文学成

就常态性研究等类型。商洛文化暨贾平凹研究中心
( 商洛学院) 、陕西文学研究中心( 西北大学) 、贾平

凹文学艺术馆( 建筑科大) 、当代文学研究中心( 建

筑科大) 、陕西文学研究所( 宝鸡文理学院) 等多校

多组织研究平台，以及《贾平凹文学艺术料库》( 木

南) 、《贾平凹作品生态学主题研究》( 冯肖华) 、《＜

秦腔＞大评》《＜高兴＞大评》( 韩鲁华) 、《贾平凹农村

题材小说创作综论》( 程华) 等成果，都在指向了“贾

学”经典化研究的构建。而陈忠实的研究，其地缘、

人缘的比重较大，可以说因着作家痴情于文学，钟情

于文学的一种深厚的人文情怀的感动和感染。当然
《白鹿原》“茅奖”的巨大量级影响是分不开的。陈

忠实生于白鹿原，长于白鹿原，就其文化的修养和做

人的劲道，是原上的一位先生，乡土村舍群人眼中的

一位“圣人”。白鹿原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化，被先生

尽揽眼中，诉于笔下，其对传统文化的情怀五味杂

陈，将一部书要写成死了后能当枕头用，其对文学的

虔诚和较真感染着文化界所有。《白鹿原》的深远

影响印证了作家的初衷。人们是怀着对这位乡村先

生、较真作家的敬重、敬慕和钦佩进入到陈忠实研究

中去。于是，以西安工业大学、思源学院为龙头，以

陈忠实与当代文学研究中心( 西安工业大学) 、陕西

作家创作研究基地( 西安工业大学) 、陈忠实文学馆
( 思源学院) 白鹿书院( 思源学院) 为基地，投入精力

将传统文化与陈氏文学勾联，以兹推动“陈学”的纵

深研究，出版了《陈忠实传》( 邢小利) 、《陈忠实生平

与创作》( 李清霞) 、《生命体验与艺术表达———陈忠

实方言写作叙论》( 宋颖桃) 、《陈忠实散文选译》

( 马安平) 等重要成果。从这些多层次研究组织的

先后建构，和多项研究成果的陆续胜出看，都有着高

校服务地方文化建设参与的显著特点，高校研究经

费倾斜投入的偏顾，以及学院派研究人员情感投入

的可贵和可点，所以其研究成果也都具有学院派研

究的学理性、公允性、高端性和系列化的特点。对

此，“高建群现象”的研究，在此种强大的研究机构

和庞大的研究队伍面前可谓微弱了许多。那么，高

建群文学创作是否构成了一种“现象”呢? 其文学

成就和影响是否与学界之关注和研究成为正比呢?

也就是说高建群的创作之“质”和“量”的积淀可否

上升至“现象”关注的高度与厚度呢?

二、高建群陕派“八大家”地位界定

高建群在陕派作家创作中，作为“八大家”之一

当名至实归，作为后“四大家”是名副其实的。二十

年前作家路遥就曾对陕西青年作家讲过: “人生的

悲与喜，在于你看世界的角度。换一个角度如何?

高建群是一个很大的谜，一个很大的未知数。”［1］如

果我们以平常心态，不依陕西学界的门户师脉所见，

那么要谈陕西文学或者陕西文学发展史，高建群文

学创作无论如何越不过去的，一道宏大的、且有着鲜

明特色的文学大坎、文学大山。虽然他不曾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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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奖”桂冠加身，但其文学创作的实绩、成就和影

响业已完成了“高建群现象”的文学存在。

那么，“高建群现象”其特征是什么，其在陕西

文坛的位置、独特性又在哪里? 笔者以为有四大特

点，即高建群小说具有独特的英雄主义情结和悲剧

大情怀，而非平俗个里的低吟浅唱，如《最后一个匈

奴》《遥远的白房子》，那英雄主义悲情令人震撼; 具

有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的质地厚重，而非对政治策

略性的文学解读，如《统万城》，一个剽悍民族的崛

起与消亡，一个断代史的挖掘与呈现; 具有独特的大

西北中国气派风情的浓墨重彩，而非渭河两岸围圈

的狭隘游走，如《胡马北风大漠传》《伊犁马》，那西

部生命大气象的描摹; 具有独特的宗教大文化创新

开拓，而非黄土地恋乡一隅视域的徘徊，如《我的菩

提树》，对华夏民族历史大文的无限敬慕。这四大

独特点的文学抒写，使得高建群文学成为陕派作家

中独得、独有、独在靓丽的“高建群现象”风景线。

由此，我以为，高建群是陕西文坛一位有着大视域、

大境界、大气度、大情怀的作家，以及“高建群现象”

的文学存在，即路遥所说的“一个很大的谜、一个很

大的未知数”的高建群文学现象的不可轻视。

依次思路再做进一步分析，“高建群现象”的这

四个特点，从陕西文学总体上看，超越了陕西文学创

作的整体面貌，也就是常态化创作的黄土地文学的

叙事情境。因为众所周知，陕西文学的上代作家因

时代的制约，柳青写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互助合作化

生活，杜鹏程写战争年代和和平时节建设工地生活，

王汶实写陕西渭北新农村面貌，李若冰写大西北地

质勘探领域，这些生活的描写都是美丽的共和国时

代的主流文学，是时代近距离的反映和观照，当然是

陕西文学时代精神主流彰显的骄傲，在中国当代文

学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页。到了陕军第二代作家，

路遥描写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初期城乡交叉地带的

变革，贾平凹描写新时期传统乡村逝去的忧患，陈忠

实描写传统儒学民间权威的乡村伦理等等，这些又

从文化与时代，文学与社会的层面予以新的拓展，可

以说各有领域各有特点，再次产生了重要的文学影

响。

但是综合而论，上述七大家的文学创作中，能将

英雄主义、民族文化历史、大西北中国风情、宗教文

化柔为一体，并且鲜活的、风情的、集中的彰显出来，

仍然缺乏一定的、丰满的多重力度和多彩风貌。所

以说，高建群文学现象的四个独特，就尤为鲜明和卓

异，具有另一层面的文学高度。一般讲，文学的标高

有三种，即阶级文学、民族文学、人类文学。高建群

的文学是在民族文学和人类文学的交叉点上建构自

己的文学定位和文学品质。这一点应该予以客观地

关注和足够的重视。那么这些年由于各种原因，高

建群文学现象的研究和关注显然不够，未能予以足

够的重视。对其作品文本的广泛研究、追踪研究、推

介研究、体系化研究很是弱化。所以，笔者认为高建

群文学的研究和推介、“高建群现象”的关注和重

视、高建群新作的跟踪解读、应该作为一个文学场域

的命题，提高到文学陕军再出发的重要研究日程上

来，使这位昔日的“浪漫骑士”，“陕军东征”文坛的

黑马回归，成为当下陕派文学中的一面特色旗帜。

三、“高建群现象”: 实绩与影响的现实并存

文学实绩是考察一个作家成就的重要标志，它

体现了一种在“质”的层面上的“量”的丰厚和多产

度。陕派作家高建群自踏入文学之路起，一路留下

了层林尽染的文学绿洲，其主要资讯如下: 中篇小说

约 19部，《大顺店》《刺客行》《伊犁马》《狼之独步》

《白房子》等; 长篇小说约 9 部，《六六镇》《古道天

机》《愁容骑士》《最后一个匈奴》《最后的民间》《最

后的远行》《大平原》《统万城》《大刈镰》等; 散文集

约 8部，《东方金蔷薇》《匈奴和匈奴之外》《胡马北

风大漠传》《西地平线》《穿越绝望》《我在北方收割

思想》等。另有系列报告文学《三千个传奇》《三千

具尸体》《大阳从西边升起》和近年的历史文化理论

著作《我的菩提树》等。这些煌煌大著之成就，如果

从高建群 1976年从文起至 2018 年的当下，期间约
42年创作历程，其概率为年均一部。那么这位国家
“一级作家”，政府“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跨世

纪三五人才”的高建群，其文学创作的本我收获，和

给予社会的文学资讯、精神食粮可谓之多，丰盈而别

有风情风味，它填补了陕西黄土地文学题材狭窄的

空白，开拓了秦地文学创作的疆界，这一不争的事实

是“高建群文学现象”的重要特色。

高建群文学的影响，在当今传媒发达的时代可

以说随处可见其文化、文学、书法、宗教等活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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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身影。这里就不再赘述。那么有几个重要的节

点是值得一提的。如 20 世纪 90 年代的“陕军东

征”现象［2］。以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贾平凹《废

都》、陈忠实《白鹿原》三部长篇为代表，学界冠于
“陕军东征三驾马车”，后又连缀了京夫《八里情

仇》、程海《热爱生命》两部长篇，再称“陕军东征五

虎上将”。［3］于是中国文坛哗然，作为其中重要一
“虎”的高建群也身名大震。此时他年仅 40 出头，

一个成熟稳健且又生命经历独厚的最佳文学年轮。

陕军东征现象使高建群创作一路高歌，好作不断，文

学声誉节节攀升，于是“老舍文学奖”“郭沫若文学

奖”“庄重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大平

原》) 、新闻出版广电总署“优秀图书奖”( 《统万

城》) ，以及加拿大“大雅风文学奖”( 《统万城》) ，等

等各层次各类文学奖项尽收。与此同时，高建群文

学的文化推广也日见增多，如陕西电视台组织的作

家高建群“一带一路”万里行并出访吉尔吉斯斯坦

之文化活动; 陕西电台主办的“高建群大话统万城”

视频直播，总点击量 30 余万观众。同时，高建群是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应邀为数不多的大陆作家

之一。如此等等，这些因作家自身文学创作实绩而

胜出的文学声誉的提升，社会文学造世的跟进，以及

各类文化活动的彰显，可以说“高建群文学现象”的

确作为中国大文学圈，拟或陕西文学圈，值得足够重

视和给予有力度的研究，使得高建群文学上升至一

个“现象”的经典性、经验性、思潮性的应有高度。

更应该以高建群文学本有的“崇高感”“古典精神”

“悲剧情怀”“理想主义”正能量元素，来照亮当下文

学的理想疲软、精神匮乏、庄严弱化、思想空泛等等

文学弊端，以便体现高建群文学的真正本质意义。

当然，高建群的小说文本并非是十分的完美无

缺，如果从小说操作规律之技法而论，仍然有不是很

精道的地方。如小说构架的松散，其故事的叙事紧

凑不足，似有小说散文化的现象。这反映出高建群

在小说的结构铺排上的自然平扑的叙事心态，并不

去刻意追求故事的起落悬疑。那么作者的这种章法

遇到或者以做小说的规律来衡量也就反映出其明显

的缺陷来。另外，小说叙述语言上的直扑，也常常夹

杂着对历史、对文化、对道德等的政论式的评判，偏

离了小说应有的艺术性描写类的精道的语言，等等。

那么，高建群的小说既然为之小说，而这些小说文体

操作中的缺憾，势必造成了小说与散文两种文体的

混搭。对于读者而言，小说乎，散文乎? 其阅读影响

势必是有的。

参考文献:

［1］吴波．高建群———骑士悲歌［EB /OL］．( 2017—11—15) ［2019—04—10］．http: / / ehsb．hspress．net / ．

［2］韩小惠．“陕军东征”火爆京城［N］．光明日报，1993—5—25．

［3］张静．陕军东征，无法复制［N］．西安晚报，2013—6—28．

( 责任编辑: 李利霞)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Ｒesearch on“Gao Jianqun
Phenomenon”and Shaanxi Writers

FENG Xiao－hua
( Xi’an Innovation College，Yan’an University，Xi’an 710100，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intergenerational creation from Liu Qing，Du Pengcheng，Wang Wenshi，Li

Ｒuobing，Lu Yao，Jia Pingwa，Chen Zhongshi，Gao Jianqun，etc． not only takes unsophisticated characteristics of

Shaanxi literature into Chinese lirerature history，but also makes various literary phenomena． Phenomenon of Gao

Jianqun，who is one of four great Shaanxi writers，is comparatively inferior in the research of the whole Shaanxi lit-

erature． The current creation situation，literary performance，influence and status of“Gao Jianqun Phenomenon”

are clarifi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academic cir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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